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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我随山西作家诗人到灵石采风。夏日的石膏山如一幅生机盎
然的山水长卷，欣欣然铺展开来。多年前，曾在秋天爬过石膏山，在红叶斑斓
里纵情放歌，而夏日石膏山的娇羞明媚，却是第一次见。

石膏山林木茂盛，植被繁多，被誉为“高原翡翠”。夏日，苍劲的古树舒
展新枝，澄澈的水库映照着天光云影，古刹梵音伴着清风流转，一步一景，诗
意十足。

走进傅山题匾的龙吟书院，静谧雅致，仿佛可与王维、李商隐品茗对弈，吟
诗作赋；远眺灵沁古道，悠长蜿蜒，如同穿越时空，与古人邂逅古道，相伴一程。

微风拂过，高大颀长的杨树摇曳生姿，漫山遍野的山杏花次第绽放，粉白
相间的花瓣层层叠叠，如云似雪，铺满了山间沟壑、崖壁小径。远远望去，群山
像是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纱衣，素净淡雅，又带着几分灵动俏皮。每一处景致都
恰到好处，每一刻光影都惬意熨帖。

走进龙吟谷，流水淙淙，一簇簇野花开路，轻盈地踩着一块块石头前行，绿
莹莹的苔藓附着在树干、石壁，阳光从树叶间洒落下来，斑驳而明亮，风那么
轻，树叶摇摆，花香扑鼻，微风轻拂，花瓣簌簌飘落，宛若漫天飞雪，疑入仙境，
恐有仙女下凡。

乘缆车上南天门，又是另一番壮阔景象。缆车时急时缓，风从耳畔掠过，
俯瞰脚下林海翻涌，远眺水库碧波荡漾，山水相依，林泉相伴，仿佛置身山水国
画，心也随之开阔自由。脚下是连绵起伏的林海，远处一汪水库形状如龙，澄
澈碧绿。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白云与青山，水天一色，美不胜收。

下了缆车，沿着狭窄蜿蜒的石阶小径向山顶前行，山路虽窄，却步步皆
景。两侧林木葱郁，树影婆娑，林间虫鸣鸟叫此起彼伏，清脆悦耳。

山色空濛，林木苍翠，罕见的白皮松苍劲挺拔，树干洁白如雪，枝叶苍翠欲
滴，在春风中摇曳生姿。站在南天门往下看，山林壮阔，风光无限，真想吟唱一
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
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崖壁上，太行崖柏扎根于悬崖峭壁之上，枝干虬曲，形态各异，造就了天然
的露天崖柏馆。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或傲然挺立，或斜倚山崖，以顽强
的生命力装点着青山，每一株都诉说着时光的故事。

行至白衣寺，简约雅致，寺内崖壁有泉水经年流出，形成奶白色钟乳石，这
便是石膏山名字的缘起。多年误以为其因盛产石膏而得名，其实不然。《春秋
玄命苞》曰：膏者,神之液也。 故石膏之意乃指石中流出之乳白色汁水，遇空
气凝而成乳石者也。”

据说，石膏山始于汉唐，盛于明清。汉唐，石膏山因灵沁古道而知名。灵
沁古道西自灵石县仁义村秦晋古道上起首，东至沁源县鱼儿泉村，连通古上党
（今长治）盆地。《灵石县志》记载了汉文帝刘恒经过灵沁古道的事迹。明清两
代，石膏山上佛教兴盛，石膏山之名遂日盛。明洪武八年，五台山僧道正云游
石膏山，创建寺宇，弘扬佛法。此后，佛寺几经增扩复修，香火有衰有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傅山曾于清顺治十四年秋携子游览石膏山，并留下多
处墨宝。循小径向下行，近天竺寺，阁上四字“山林野趣”便出自傅山之手，特
别是“野”字写为上下结构的“林土”，十分别致罕见。

天竺寺依山而建，藏于溶洞之中，历经千年岁月，香火绵延不绝。红墙黛
瓦掩映在苍翠林木之间，飞檐翘角直指云天，古朴庄重。寺内香烟袅袅，梵音
轻扬，远离尘嚣，静谧安然。其形制，让人不禁想起绵山抱佛岩云峰寺。

石膏山与介休绵山、沁源灵空山鼎足而立，同属太行山余脉的太岳山。千
年古刹宁静而祥和，春日美景与人文之韵交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记不得
哪一年来过，在山林野趣前留影驻足，神思缥缈，怀古思今。

小憩之后，转向半山腰的滑道。1.5公里长，真的令人期待，这么长一段山
路，要在滑行中欣赏，心情莫名紧张和兴奋。系好护具，同行者陆续下

滑，滑道通体由大理石铺就，光洁顺滑，从山腰直达山脚下，顺着山
势蜿蜒而下，是山间独有的趣味体验。

坐上滑道，顺势而下，风在耳边呼啸，既有速度带来
的畅快刺激，又有沿途美景的相伴。两侧林木青翠，繁

花点缀，虫鸣鸟叫不绝于耳，一树树高大的杏花盛
放，一丛丛野花惊艳一瞥，让人目不暇接，春光在身

边流转，美景从眼前掠过。
下滑过程中，有平缓悠然，更有轻快疾

驰，心跳伴着风声，惊喜与惬意交织。如鸟儿一
般，能够听到风的声音，奇妙而愉悦，石膏山的
灵秀与壮美尽收眼底。滑道尽头，是热情拍摄
的同行者，欢笑阵阵，好不畅快。

夏日的石膏山，是花的海洋，林的世界，
水的秘境。这里有漫山杏花的温柔缱绻，有苍
劲古树的坚韧风骨，有山水相依的诗情画意，
有古刹禅院的宁静悠远，更有滑道飞驰的畅快

淋漓。
漫步花间，穿行深谷，乘缆车俯瞰山水，临古

刹顿悟禅心，随滑道沐浴春风，感受自然的生机，
聆听花草的低语。这座藏在晋中大地的名山，以最

美的姿态，开启四季轮回，其山水灵秀与人文风采，打
动着每一位造访者，目不暇接，沉醉在这芳菲无尽的画

卷，流连忘返，久久难忘。
回望石膏山，心中满是不舍，下次不知何时再来。惟愿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我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深知书法之美，
贵在留白。但凡书画大家，皆懂得在作品
中恰到好处地留白，笔锋起落间，留几分空
白，藏万千意蕴。留白，凭借疏密对比调节
章法节奏，打破满幅构图的压抑闭塞，造就

“空故纳万境”的高远审美意境。
文学创作中的留白，亦是精妙的艺术手

法。作者以含蓄表达、情节省略或语义留
白，激发读者的无限想象，力求“以无生有”，
赋予作品更深远的意境与多维的解读空间，
让作品的艺术张力与审美价值愈发厚重。

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古人云：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凡事话说太绝、事
做太满，太过执拗极端，终究会遭致反噬，
落得适得其反的结局。人生恰似一幅水墨
画卷，若笔墨填得满满当当，便失了灵动生
机；若一味苛求完美无缺，反倒会将自己困
在孤绝之境，不得解脱。生活里的诸多处
世智慧，恰恰藏在这“留白”二字之中。

我的父亲目不识丁，却常教导我们：

“话不可说尽，力不可使尽。十分能耐使七
分，留下三分给儿孙。”留白的道理涵盖其
中。其实无论一个人能力多强、成就多高，
为人处世都要懂得留白，如此方能守住福
分，行稳致远。

情绪，要留三分空白。喜怒哀乐本是
人之常情，可若任由情绪推向极致，大喜大
悲、大嗔大怒，到头来只会伤人伤己，徒增
烦恼。生活是用来用心体验的，不是用来
肆意较劲的。给情绪留一丝空隙，既是给
自己留几分喘息，也给他人留一份包容，这
是处世的宽容，更是内心的清醒。真正通
透的人，懂得收敛三分情绪，藏于心、稳于
行，方能掌控人生，赢得从容。

本事，要留三分余地。真正的高手，从
不会将全部底牌和盘托出。他们为人谦逊
低调，行事稳扎稳打，看似平淡无奇，实则
胸有丘壑，无惧世事变局。人生这场修行，
拼到最后，从来不是比天赋、比锋芒，而是
比谁能走得更稳、更长远。给自己的能力

留几分余力，不逞一时之能，不做尽绝之
事，这是处世的智慧，也是为人的谨慎。

言语，要留三分分寸。说话留三分余
地，是修养，更是大智慧。世间很多事、很
多话，不必句句说透、件件讲明。很多时
候，沉默胜过千言万语，沉默亦是一种尊重
与体谅。常言道“是非皆因多开口”，语多
必失，言过伤人，说的便是这个道理。给他
人留一点空间，不咄咄逼人，不喋喋不休，
话语才更有分量。真正的智者，从不多言，
只在分寸之间，道出真知。

感情，要留三分距离。爱需适度，情要
有节，不强求、不捆绑、不肆意索取。有些
人倾尽所有对人好，把全部的爱意与期待
都倾注在一人一事上，结果往往只换来失
望与心寒。善待亲友时，不妨留三分空间；
无私付出时，不妨留几分余地。人与人之
间，保持适当的疏离与边界，感情才能细水
长流，历久弥新。

人生不过百年，经不起勉强凑合，更忌
讳事事求满。一杯茶，斟得太满，便留不住
茶香；一幅画，笔墨过溢，便难生雅趣。做
人学会留白，留三分空白，是成熟，是清醒，
更是通透的人生大智慧。

守住这三分空白，让清风穿堂而过，让
岁月悠然自得。天地自有尺度，人生当有
分寸，甘于留白，方得始终。漫漫光阴，不
负初心，人生留白，方为至美。

人生人生““留白留白””
米存义

我是一名地理老师。每天，我和孩子
们一起摊开地图，在课文和地图里，丈量这
个世界的宽广。

地理课，有时候像一场静默的远行。
我们不用真的走出门，就能触摸到青藏高
原的稀薄空气，听见撒哈拉的风沙呼啸，
看见亚马逊雨林的晨雾。这些遥远的风
景，在我的讲述里，变成了孩子们眼中的
星光。

但我知道，真正能让他们记住的，从来
不是那些冰冷的数字：不是珠穆朗玛峰的
确切高度，不是尼罗河的精确长度，而是课
堂上那些真实的、流动的时刻。

教育，本质上是一场用光点亮光的旅
程。我常常想，一个老师的爱，应该是什么
样的？它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不是写在
黑板上的标语。它更像一盏灯，安静地亮
着，不刺眼，却始终在。

爱是耐心，是愿意蹲下来陪伴学生走
自己的路。

地理课上，总有学生分不清东南西北，
记不住七大洲四大洋。爱，不是催促他们

“快点跟上”，而是停下来，一遍遍地讲解
——用我们学校的位置当原点，用上学的
路当方向，让我的学生们明白：“你每天走
的这条路，就是从家到学校最短的距离，这
就是最朴素的地理。”

爱是相信，是敢于在学生迷茫时，点亮
希望。

地图上，每一条等高线都代表着地面
的起伏。教育也是如此，学生们的成长轨
迹，有平缓的平原，也有陡峭的山坡。作为
老师，我们的爱，不是要求他们永远站在最
高峰，而是在他们走到低谷时，递上一盏
灯，告诉他们：“别怕，等高线密集的地方，
坡度最陡，但也意味着你在攀登，你正在向

上走。”
爱是远见，是帮学生在认知的世界里

找到方向。
地理教会我们看地图，更教会我们看

世界。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仅知道中国位
于北半球，更懂得人生也要找到自己的坐
标；不仅知道季风气候雨热同期，更懂得成
长需要等待，需要耐心，需要在漫长的时间
里，相信自己的节奏。当他们在未来的人
生里遇到挫折时，我希望他们会想起某个
下午，地理老师指着地图说：“你看，这里是
大陆的边缘，但不是世界的尽头。”

我在学校，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似的
工作。我讲着同样的课，批改着相似的作
业，面对着一届又一届年轻的面孔。有时
会疲惫，会怀疑这些琐碎的日常，是否真的
有意义？

但我知道，当多年以后，某个已经长大
的孩子，在某个瞬间想起他的老师——如
果他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一丝力量，那我所
有的付出，就都有了答案。

以爱为灯，不是要求自己成为太阳，普
照万物；而是愿意成为一盏小小的灯，在某
个角落里，安静地陪伴一个人走过一段路。

愿我们都能成为那盏灯——安静、温
暖、始终在。

以爱为灯以爱为灯 伴你成长伴你成长
余懿姗

故乡有棵老槐树，跟村庄一样老。
它矗立在村子中央，守着一片碧绿的池

塘。高有十数米，粗可二三围，一身沧桑尽是
岁月的雕刻。人们从它身旁经过时，总是带
着亲近又敬畏的心，像见到自己慈祥的祖父
一般。

是先有池塘还是先有树，没人说得清。
只是雨水多的季节，池塘涨满，鸭子在水面游
弋；孩子们从这边尖叫着潜下去，又从另一处
远远地钻出来；池塘边的青石板上，女人们三
三两两，在浆洗衣服；也有下田或归家的牛，
路过池塘，低头饮水，然后又自顾离去；农人
们扛犁荷锄，往来穿梭。

古槐站在一旁，把头顶的浓绿倒映在池
塘里，把这些都一一看在眼里。它看着一个
人呱呱坠地，看着他摇身长大，又看着他打马
而过，看着他垂垂老去。昨天还在树下骑着
竹马飞奔的孩童，一转眼已拄起了拐杖。昨

天才羞答答坐上花轿的新娘子，此时已是满
头花发的老婆婆。村庄的人事、家长里短，就
这样来来去去，像一出出折子戏，翻来覆去，
演了几百年。它也默默地看了几百年，直看
得物我两忘，风烟俱净。

而几百年，一棵树竟然活了下来。
它要在刚栽下时没有被顽皮的孩子折断

树身，没有被乱跑的猪们拱起树根，没有被贪
吃的牛啃去树皮，没有被密密的虫子咬空树
干。它要在长大后没有被手巧的木匠砍去做
了家具，没有被贪婪的商人伐掉换了银两，没

有被干旱扼杀，没有被狂风摧折，没有被霜雪
压服，没有被雷电击毁。

泥塑的菩萨倒了，石砌的庙宇塌了，碧绿
的池塘枯了，人们走了一代又一代，它却越长
越茁壮，越活越结实，仿佛得了日月的精华天
地的灵气，活到风霜雨雪再也奈何不得它，活
到忘了最初的记忆，一年年，昂扬出又一片醉
人的新绿。

星移斗转，古槐成了这个村庄最古老的
历史见证，它的根从明清一路绵延至今，终于
没有断掉。来来往往的人，每每走过它，都要

不由得抬头仰望，眼神中充满敬仰与爱意。
它像这个村庄最年迈最尊贵最和蔼的长者，
理应受到这样的礼遇。风起时，你若站在树
下，便仿佛听得到古槐的诉说，那些都是它年
轮中刻写的故事，故事里是村庄曾经的疼痛
与欢乐、动荡与安宁。

远游的人回到故乡，一切都变换了容颜，
新屋新人新路，只有那棵古槐还是旧时模
样。那时，人们总要在树下细细地看一看，亲
切地摸一摸，如同与一位熟稔的老者对话，与
自己远逝的童年握手。一时间，顿生亲切之
情，所有记忆枝繁叶茂。

有这么一棵老树在，村庄便永远安详，记
忆便永远温馨。它在人的心里默默长着，使
人有一份踏实之感，仿佛走得再远也不会迷
失方向。人的脚底似乎就连着它延伸而来的
根系，只要你愿意，便可随时沿着这根系重归
故里。

故乡有棵老槐树故乡有棵老槐树
葛东兴葛东兴

星期天中午，朋友邀请我去品尝山西
醋面。走进印象城四楼那家新开的店铺，
一股淡淡的、温和的醋香与面香交织的气
息便扑鼻而来，与传统面馆的浓郁醋味不
同，这里的醋香更为内敛，仿佛被面本身吸
收、融化。

直到一碗地道的山西醋面上桌，面条
呈现出淡淡的麦色透出微黄，那是醋与面
粉交融后的自然色泽。汤清而亮，上面飘
着几滴香油和少许香菜。

一口下去，首先感受到的是面条的劲
道与爽滑，咀嚼两三下后，醋的醇香才从
面中缓缓释放，不冲不烈，却丝丝入扣，与
面香、汤香交织出温和而深厚的复合味
感。搭配山西传统的肉臊子或西红柿鸡
蛋卤，醋的微酸恰如其分地中和了卤汁的
厚重，令人回味无穷。

在三晋大地的烟火气里，山西人对醋
的偏爱，早已融入三餐四季。吃面、吃饺
子、吃包子，甚至翻炒寻常小菜，几滴老陈
醋下肚，便能唤醒骨子里的味觉。祖辈们
传下来的吃法，多是将煮好的面食捞入碗
中，淋上一勺琥珀色的老陈醋，让酸香浸
润每一根面丝，解腻又提味。

这种“浇醋食面”的习惯，延续了千百
年，是山西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记忆，也
藏着古人朴素的养生智慧——他们坚信，

醋能软化血管、助消化、杀菌消毒，是守护
健康的天然良方。

“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
山西面食不离醋”，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
道尽了醋与面在山西人生活中的羁绊。
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陈醋，遇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山西面食，一场古老与创新的碰撞，便
催生了如今的山西醋面，让千年醋香有了
更鲜活的表达。

山西面醋的开创者，正是读懂了这份
醋与面的深厚情谊，打破了传统吃法的局
限，用一场大胆的创新，让醋与面真正“融
为一体”——不是事后点缀，而是从源头
相伴。他告诉我：“用醋和面，不是简单地
在面上浇醋，而是让醋从面粉的肌理深处
便开始发挥作用。”

醋面的精髓，在于“醋”与“面”的完美
共生。选用的山西老陈醋，需经古法发酵，
陈酿多年。和面时，将老陈醋按精准比例
融入面粉中，替代部分清水，反复揉搓，让
每一粒面粉都充分吸收醋的醇香。醒面之
后，擀制、切割，每一根面条都带着淡淡的
醋香，不浓烈、不突兀，却早已深入。

煮面的过程，更是一场醋香与麦香的
盛宴。水沸后下入醋面，面条在锅中翻滚，
淡淡的醋香便随着蒸汽弥漫开来，不似生

醋那般冲鼻，反而多了几分柔和的麦香加
持，闻之令人食指大动。煮好的醋面，色泽
略深于普通面条，入口筋道爽滑，嚼起来既
有小麦的醇厚回甘，又有老陈醋的绵长酸
香，褪去了传统浇醋的突兀感，每一口都温
润入味，仿佛醋与面本就该这般相依相伴。

这碗醋面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既是
对山西饮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传统养生
理念的创新诠释。现代研究早已证实，醋
与面食的搭配本就是“黄金组合”——醋中
的有机酸能与面食中的淀粉形成复合物，
延缓糖分吸收，辅助稳定餐后血糖；其含有
的黄酮类物质与小麦中的膳食纤维协同作
用，能改善肠道功能，减轻血管炎症。而醋
面将这种搭配从“外在结合”变为“内在融
合”，让养生更自然、更入味，也让忙碌的现
代人，能在一碗面中，轻松汲取源自晋地的
饮食智慧。

朋友的醋面店铺，没有华丽的装修，却
凭着这一碗匠心打造的醋面，门庭若市。
来店里的食客，有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在醋
面中品味到家乡的味道，找寻到久违的乡
愁；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人，在一口筋道爽
滑中，读懂山西醋文化的深厚底蕴，解锁山
西面食的全新打开方式。

有人说，这碗醋面，吃的是味道，品的
是文化；也有人说，它藏着山西人的巧思与
坚守——坚守着老陈醋的古法匠心，创新
着面食的食用方式。

山西的醋，是岁月沉淀的醇香；山西的
面，是土地馈赠的厚重。而这碗醋面，便是
将这份醇香与厚重完美融合的杰作。它让
老陈醋的养生功效与山西面食的筋道口感
相得益彰，也让山西饮食文化，以更贴近生
活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一碗山西醋面一碗山西醋面
崔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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